
大同汽车工业的昔日荣光
赵佃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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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园的那片绿
董晓纲

故土情牵万里遥
虞恩沐

暑气仍盘旋在街巷
风已经偷换了温柔的质感
午后的日光褪去盛夏灼人的锋芒
薄薄地，覆过树梢与矮墙
荷塘敛尽喧嚣，残留一缕淡香
露水趁着晨昏，轻轻触碰微凉的草芒

云朵走得舒缓，天空澄澈空旷
晚风穿过楼宇，抚平白日燥热的慌张

还未见泛黄的落叶，未见南飞的雁行
秋意是隐秘、柔软的暗流
悄悄漫过尘世的窗

世间万物慢慢归于沉静
喧嚣陆续退场
我接住风递来的细碎韵脚
于夏秋交界的时日
收藏一份浅淡、从容的秋光

秋韵
杨洁心

高粱，玉米，谷粟
以及昂首挺胸的葵花
组成一个个
或火红或金黄或翠绿的方阵
等待人们的检阅

天好高远
洒向四野的阳光
总让人感动得热血沸腾
目光触及的地方

除了丰硕
还是一望无际的丰硕
连每一丝拂过脸颊的风
都散发着熟稔的清香

时令已到秋天
所有的希望
都将在镰刀
与收割机的交响中
诠释那期待已久的日子

走进秋天
左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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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的冬天总赖着不走，于是春夏
便显得局促了——五月杨絮尚未落尽，
九月清晨草尖已染薄霜，满眼葱茏仿佛
还没容人热烈拥抱，便已擦肩而过。

漫长的冬季，朔风自蒙古高原长驱
直下，把天空吹成一张泛旧的信笺，缺
雨少绿，灰扑扑地悬在头顶。也正因如
此，作为大同人，我十分珍爱每一片绿
意，它们仿佛自带一股沉甸甸的分量，
像寡言人忽然开口，每一个字都带着十
足的诚意。

生态园就在御河两岸，南北伸展，
被御河分隔成东西两园；两园又被几座
跨御河大桥分隔成可通行的几块。其
中东园迎宾桥至南环桥这一片最大，也
可视为整个生态园的东南一隅。

迎 宾 桥 下 与 南 环 桥 下 皆 有 泊 车
处。跑道随地势蜿蜒，起落不疾不徐，
跑起来不觉费力。一圈约莫 3.7 公里，
若想跑 5 公里，一圈多些便够；凑 10 公
里，三圈不到。若是倦了，随时可以折
返，停车场就在不远处静静等着。这样
的去处，仿佛专为我等这些既想亲近草
木、又不愿与城市彻底割舍的人而设
——进退之间，俱是从容。

今年暑夏，我成了这里的常客。作
为一个慢跑爱好者，这片绿意恰合我意。

清晨五六点钟，微风拂面，颇有凉
意，恍惚竟如外地的秋天；到了七八点，
阳光斜斜穿过白杨与垂柳交织的树冠，
在跑道上筛下细碎光影，像是谁不小心
打翻了一罐碎金。纵使日头渐高，也无
热浪扑面的烦躁。

每 回 至 此 ，我 总 不 由 得 放 慢 脚 步
——不是跑不动，是舍不得快。

跑道两侧的垂柳最是撩人。大同
的树，多是挺拔硬朗的性子，白杨笔直
刺向天空，松树沉默地撑开墨绿伞盖，
带着塞上草木特有的坚韧与克制。唯
有垂柳不同——它们像是江南远道而
来的客人，却又不肯把自己当作外人。

树干粗壮，树皮皲裂如老人掌纹，
底部刷着浅白色防护漆，那是园林工人
留 下 的 痕 迹 ，带 着 日 常 的 、体 贴 的 温
度。可到了枝条处，画风骤变：万千柳

条从枝头倾泻而下，细密如发，柔软如
绸，在晨风里微微摇曳，像是在空气里
写信——写给湖水，写给草坪，写给每
个从树下经过的人。透过柳枝缝隙望
出去，天空是极干净的蓝——不是南方
湿漉漉的蓝，而是被北方长风反复擦拭
过的、清透澄澈的蓝。大同人管这叫

“爽晴”，意思天高云淡，不黏不腻，呼吸
起来胸腔里全是舒展。

沿跑道向南，不多远便是一片开阔
水域，恰嵌在草地中央，宛如大地睁开
眼睛时遗下的一滴清露。水面极平，清
晨无风时，几乎将对岸的楼群与树影完
整倒映。远处御东新区的住宅楼被层
层绿树隔开，钢筋水泥的硬朗线条在倒
影里柔化，像一幅被水洇过的水墨画。

向南望去，南环桥标志性的三个大
环的轮廓隐约在树影尽头。桥上车辆
稀疏，声音传到湖岸已模糊成一团嗡嗡
的远响，反倒衬出此处的安宁。再远一
些，几栋现代建筑的玻璃幕墙反射着晨
光，一闪一闪，仿佛城市在用另一种语
言与绿意低语。

继续向前，跑道转为上坡——坡度
缓到几不可察，但脚下传来的阻力是真
实的。这起伏恰到好处：太平则单调，太
陡则疲惫，这里的跑道像是被人精心量
度过，每一步都踩在最舒服的节奏上。

路旁白杨密集成林，树冠在头顶几
乎相接，形成一条绵长的绿色隧道。阳
光穿过层层叶片后变得极温柔，连影子
也毛茸茸的。空气里的味道也在流转
——柳树的清甜、湖水的湿润渐次淡
去，松柏的醇厚与泥土被晒热后的微腥
取而代之。我放缓步子，让呼吸跟上脚
步的节拍，汗水从额角滑落，滴在跑道
上，迅速被蒸干。

跑过密林，眼前豁然开朗。一大片
起伏的草坪铺展开来，像一张巨大的绿
毯被随意摊在日光下，边角带着自然的
褶皱。这里的草不似人工草坪那般齐
整，是野生的、高低错落的，有些地方草
叶没过脚踝，风一吹便翻出浅绿的叶
背。草坪顺着地势缓起缓伏，近处是鲜
嫩的浅碧，坡中转为浓郁的深翠，远处

林木下的草地浸在树荫里，沉淀成近乎
墨绿的颜色。三色绿意顺坡层层推进，
像大地自己调出的渐变色。

几棵孤树散落各处——一棵歪脖老
槐，枝条虬曲，如在沉思；两株山杏并肩而
立，扇形叶片在晨光中绿得发亮；更远处
一排挺拔白杨，树干笔直，枝叶聚在树冠
顶端，冷调子的浅绿在阳光下几乎透明。
这些树都不成群，各自占据一方小天地，
遥遥相望，互不惊扰。它们投下的树影
在草地上缓缓移动，随着太阳升高逐渐
缩短，像一个缓慢而不动声色的仪式。

草丛间缀着细碎的小黄花，米粒大
小，不张扬，只在风过时轻轻点头，像大
地眨了眨眼睛。草坪边缘立着几根纤
细的木杆，是园区的养护标识，简洁得
不忍打扰这片绿意。

我索性停下脚步，流连其间。头顶
那棵孤柳的枝条在风中摇曳，阳光穿过
叶隙洒在脸上，忽明忽暗。风声、鸟鸣、
远处隐约的车流声混在一起，竟不觉嘈
杂，反而织成一种奇异的和谐。

那 一 刻 我 想 起 从 前 —— 彼 时“ 煤
都”大同的空气里总浮动着细微的尘
粒，天空灰蒙蒙的，像是蒙着一层洗不
掉的旧纱。那时候谁敢相信，在这片黄
土覆盖的土地上，会铺展开如此辽阔的、
奢侈的、近乎铺张的绿意？可它就这样
长出来了。从御河生态园到城墙带状公
园，再到文瀛湖公园，从水岸到草坪，从
一株垂柳到整片绿境，像是一个沉默多
年的承诺，在某一天忽然兑现。

起步，继续向北折返。跑道两侧的
林木层次愈发丰富：国槐叶片细碎如
羽，在风中轻颤；五角枫的绿带着特有
的清新和鲜润；松树层层叠叠，枝叶是
厚重的墨绿；几株不知名灌木沿林带边
缘铺开，高低错落，织成一道立体的绿
色屏障。偶尔有一两片叶子悄悄泛了
浅黄——那是夏天深处藏着的秋意，提
醒着人们绿意不会永远停留。大同的
秋天来得早，九月刚过，树梢便开始变
色，到了十月，满城金黄，美则美矣，却
让人生出一丝惜时之感。正因如此，每
一个绿意饱满的日子都值得好好过。

跑回湖岸时，阳光不知不觉添了几
分，湖面的倒影换了模样。天更蓝了，
云更白了，水面上那些细碎的波光像无
数面小镜子在互相传话。几只白鹭在
水草间踱步，修长的腿没入浅水，一丝
声响也无。

我在一块荫凉处做拉伸，阳光从柳
条间斜斜透进来，照在小腿上，温温热
热的。我看着这片绿意——柳树还在
摇，湖水还在漾，草坪上的树影还在缓
缓移动——忽然觉得，这个早晨像是被
谁轻轻按下了暂停键，没有催促，没有
追赶，只有草木安静地、固执地绿着。

尽兴离去之时，日光愈发炽亮，天
地万物澄澈明朗，处处鲜活生动。晨练
的游人三三两两散落跑道，有人慢跑舒
展筋骨，有人缓步悠然慢行，有老者携
收音机漫步，咿咿呀呀的戏曲唱腔混着
清风流转，雅致悠然，半点不扰静谧。

黄昏时分，我亦曾踏足此间。落日
熔金，脉脉余晖将整片草坪浸染成温润
蜜色，垂柳枝影被夕光拉得颀长，遥遥
延伸，浅浅沉入湖心，水影相融，温柔缱
绻。有老人缓步慢行，步履从容；有年
轻母亲推着婴儿车，低声轻哼歌谣，温
情满满；有学子背负书包穿行其间，低
声默念字句，不负朝夕。

园里的路灯次第亮起，球形灯盏在
渐浓的暮色里晕开团团暖黄，与天上初
月遥相呼应。灯光穿过层层柳叶，在地
面织出细碎金箔，风过处，金箔便碎成
满地星星。这时的绿意褪去了白天的
鲜亮，沉淀为一种沉静的墨绿，仿佛要
将一整日吸收的光都缓缓释放。湖水
暗了，成了藏着星光的砚台；树影浓了，
成了护着梦境的屏障。

这片绿，从来不只是种在土里的草
木 。 它 是 从 大 同 人 的 心 底 长 出 来 的
——是那些早年掩着口鼻在煤灰里穿
行的人们，对蓝天绿树最执拗的念想；是
一代又一代园林工人在黄土上挖坑、培
土、浇水、刷白漆的耐心；也是每一个踏入
园中的人，不自觉地放轻脚步、压低声嗓
的默契。我们向绿意索取宁静，绿意也
从我们这里获得珍重，这是一种无声的
交换，也是城市与自然最体面的相处。

这片绿意，就这样被大同人各自认
领着、享用着——有人用它晨练，有人
用它放空，有人只是路过，也被那满眼
的绿拽住脚步。而它始终沉默，始终舒
展，像一个宽厚的东道主，接纳每一个
推门而入的人。

月光如洗，我轻轻推开花园的拱
门，青草坡下万籁俱寂。娇艳而野性
的杜鹃花用色彩装扮了整个山谷。我
踽踽独行，低下头，在杜鹃花的根部聆
听小草的呼吸。

一个温柔而熟悉的声音在心头升起：
任何语言描述的杜鹃，
都比不上我心中娇艳的那朵，
我想我是“有罪”的，
在盛开的杜鹃花旁，我却想起了

故乡。
一缕轻风划过脸颊，我醒了。咦，

此梦从何而来呢？
已是清晨，温柔的阳光洒入书房，

一本翻开的诗集静静地躺在书桌上。
在打开的那页上，有爸爸用铅笔重重
勾 画 的 痕 迹 ，催 我 好 奇 地 读 了 几 行
——哦，原来这就是我梦中的意象！

德国有句谚语：苹果不会落在离
树干很远的位置，每个孩子的身上天
然 具 有 父 母 的 特 征 。 爸 爸 的 思 乡 之
情，竟然神奇地在我的梦境里具象化
了！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当年父
母负笈万里，离别之情可以想见。“昔我往
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每次
回国探亲，他们常常顾景出神, 应是在慨
叹光阴。故乡是美丽的，中国是美丽的。
而这美，似乎因思念在对家园千万次的重
绘中变得无与伦比。妈妈常说，在乡言乡
的文学作品远没有游子思乡的量多质
高。这，就是精神的力量吧。

出生以来，我虽然只去过中国几
次，但血脉亲情使我始终对她有一种
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在中文学校的
不断学习和家庭文化的熏陶下，这种
距离感逐渐消弭，中国的历史和诗词
歌赋尤其是我的兴趣所在。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
月。”2024 年的暑假，我跨越万水千山，
再次踏上中国之旅，和百名海外华裔
青少年欢聚温州。大家虽如王勃所言

“萍水相逢”，但也绝非“他乡之客”，因
为我们的根深植于这片沃土。在温州
的寻根之旅中，我亲临了《梦溪笔谈》

里沈括所引“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
坐雨濛濛”的山水雅致，更加感悟到厚
重的历史文化让山水形胜焕发出的独
特魅力。沈括不但能文知政，更通晓
自 然 科 学 。 中 华 文 明 历 数 千 年 而 不
衰，举世罕匹，盖因人才之不绝也！

夏令营后，我北上来到了长江之滨
的鱼米之乡——九江，那里是妈妈出生
成长的地方。“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
茏四百旋。”与操着乡音的游人共同站在
庐山之巅，远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
共长天一色”的旖旎风光，静静地享受渔
舟唱晚的鄱阳美景，真的是惬意而自豪。

赏罢江南婉约之美，我又收拾行
囊，向爸爸的家乡大同出发了。“万里
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
光 照 铁 衣 。 将 军 百 战 死 ，壮 士 十 年
归。”我的归来虽然没有花木兰那么激
昂豪迈，但同样是青春少女，曾经发生
在这里的她的传奇故事，吸引着我一
路前行。虽然此前我也曾看过迪士尼
影片《花木兰》，但直到身临其境，才从
精神上真正理解了她的大孝与大义，
这也正是中国人骨子里强烈的家国情
怀，怎不令人油然而生敬意？

我漫步在大同的城墙之上，在凉爽的
微风中抚今追昔，不禁感慨万千。古时的
北魏平城、今日的大同，一轴双城，古都新
韵，融合生辉；蓝天之下，鸟语花香，绿树
成荫，景色宜人。当然，这里还有德国吃
不到的正宗美食，令我大快朵颐。美美与
共，天下大同，我好喜欢这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海外华裔
在祖籍国旅行的意义，我想不在于走
马观花，而在于体验、品味和探寻。每
一次的游历，都是与文化母体的对接，
都是在吸收祖国博大精深文化的丰富
营养。这次难忘的神州之行，让我心
存感激、倍加珍惜。

塞外吹雪兮江南烟雨，长河落日
兮东海扬帆。这不再是诗与梦中的景
象 ，我 的 脚 步 正 在 将 这 大 好 山 河 丈
量。天地阔而生民远，青史久而薪火
传。这就是我眼中的中国，她终将和
父母的精神原乡重合。

20 世纪 90 年代，是大同汽车工业
的黄金鼎盛期。彼时的大同火车站出
站口，“大同汽车”“云岗汽车”“塞北箭
汽车”的巨型广告牌赫然入目，给往来
客商留下深刻印象。从新中国成立初
期工业奠基、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自主
攻坚造车，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所产车辆
风靡全国、扬帆出海，大同先后孕育出
大同牌货车、云岗牌乘用车、塞北箭越
野 车 、东 华 专 用 车 四 大 品 牌 。 这 些 品
牌各有所长、品类完备、技术扎实、口
碑 斐 然 ，一 举 撑 起 山 西 汽 车 工 业 的 半
壁 江 山 ，成 为 大 同 工 业 自 立 自 强 的 生
动见证。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大同牌
货车

大同自主造车的初心与起点，可追
溯至 20 世纪 50 年代。1958 年，3 个私
营小型企业合并转为公私合营大同市
机 械 修 造 厂 ，后 更 名 为 地 方 国 营 大 同
市 机 械 厂（大 同 市 内 燃 机 厂 和 农 牧 机
械厂的前身），开启了本土汽车技术研
发之路。

在那个物资匮乏、本土汽车工业基
础薄弱的年代，燃油短缺成为制约汽车
生产普及的最大难题。1966 年至 1970
年，大同市为该厂投资 107 万元，用于开
发多种燃料汽车等技术改造。为突破
技术桎梏、贴合国情生产，该厂敢为人
先，大胆引进英国多燃料发动机先进技
术，并在此基础上自主创新，形成自己
的技术体系。

彼 时 大 同 市 高 度 重 视 本 土 汽 车
工 业 振 兴 ，由 市 领 导 牵 头 主 抓 汽 车 生
产 ，全 程 督 导 技 术 改 良 与 整 车 制 造 。
在 七〇研 究 所 的 协 同 助 力 下 ，该 厂 技

术 团 队 日 夜 钻 研 、反 复 试 验 ，潜 心 打
磨 两 缸 、三 缸 专 用 发 动 机 。 经 过 无 数
次 调 试 改 良 、质 检 核 验 ，发 动 机 性 能
稳 定 、质 量 达 标 ，顺 利 获 得 正 规 生 产
资 质 ，1969 年 成 为 大 同 首 家 、国 内 为
数 不 多 拥 有 整 车 生 产 资 质 的 地 方 车
企 。 全 厂 上 下 秉 持 自 力 更 生 、艰 苦 奋
斗 的 创 业 精 神 ，1969 年 至 1972 年 3 年
间 ，打 造 出 从 15 马 力 单 缸 到 65 马 力
四 缸 的 全 系 列 内 燃 机 车 型 。 大 同 牌
货 车 贴 合 塞 北 路 况 ，采 用 双 排 座 驾 驶
室 ，核 定 载 重 2.5 吨 ，广 泛 适 配 工 矿 运
输、基建施工、城乡货运等多元场景，
实用性广受认可。

在献礼国庆二十周年古城巡游中，
崭新的大同牌货车列队前行，车厢搭载
本厂自研自产的 630 精密车床、摇臂钻
床，缓缓驶过古城四牌楼，沿途百姓驻
足围观、拍手喝彩，共同见证大同本土
工业自主创新的发展成就。

不 止 惊 艳 古 城 ，大 同 牌 货 车 还 代
表 山 西 工 业 走 出 三 晋 ，赴 北 京 展 览 馆
参 展 ，凭 借 扎 实 工 艺 、创 新 技 术 与 过
硬 品 质 ，获 评 全 国 优 质 产 品 ，为 大 同
乃 至 山 西 工 业 赢 得 了 宝 贵 的 国 家 级
荣誉。

风靡一时、供不应求的云岗牌
面包车

如果说大同牌货车铸就了本土汽
车工业的硬核底气，那么云岗牌乘用车

便是大同轻型汽车的经典名片，承载了
一代人的出行记忆。

云岗牌汽车由大同汽车制造厂打
造，厂区坐落于迎宾东街北端，区位优
越。该厂前身是 1956 年始建的大同汽
车修理厂，1963 年更名为大同汽车修配
厂，1988 年由山西省交通厅下放到大同
市后，更名为大同汽车制造厂。这家车
企资质过硬、底蕴深厚，到 1990 年已成
为 山 西 重 要 的 轻 型 乘 用 车 、公 务 专 用
车、轻型货车、10 吨挂车生产基地。作
为国家定点轻型汽车生产厂家、中国一
汽集团核心成员单位，该厂凭借精湛的
制造工艺与稳定的产品质量，成为交通
部、公安部、司法部等多部委定点公务
用车生产企业。

鼎盛时期的大同汽车制造厂设备
精良、技术雄厚、管理规范，厂区配套完
善，职工待遇优厚，是当年大同人人称
道、心生向往的标杆企业。

依 托 一 汽 集 团 的 技 术 赋 能 与 多
年 造 车 积 淀 ，该 厂 打 造 的 云 岗 牌 八 座
面 包 车 ，整 车 设 计 新 潮 前 卫 ，线 条 流
畅 大 气 ，内 饰 简 约 舒 适 ，操 控 稳 定 耐
用 ，综 合 性 能 在 同 期 同 类 车 型 中 具 有
显著优势。

凭借出众品质，云岗牌面包车一度
供不应求，成为政企通勤、百姓出行的
优选车型。车辆省油耐用、驾乘舒适、
故障率低，深受市场好评。

过 硬 的 产 品 实 力 与 亮 眼 的 产 业

成 果 ，吸 引 了 各 级 领 导 与 业 界 的 目
光 。 时 任 中 顾 委 常 委 李 德 生 、交 通 部
副 部 长 李 居 昌 和 省 、市 领 导 先 后 莅 临
厂 区 视 察 指 导 ，对 大 同 本 土 汽 车 产 业
的 创 新 发 展 给 予 充 分 肯 定 。 美 国 福
特 汽 车 公 司 代 表 团 也 曾 专 程 到 访 考
察交流。

声名远播、扬帆出海的塞北箭
越野车

大同塞北箭汽车制造厂是国家定
点轻型汽车生产企业，专注越野车与特
种专用车研发制造。企业拥有五大系
列 26 个车型品类，产品体系完善，适配
场景广泛。产品连续多年在国家级质
量抽检中保持优异成绩，稳居国家优质
品牌行列，还在全国专业越野赛事中两
度斩获金奖，综合实力位居国内同行业
前列。

立 足 塞 北 高 原 山 地 纵 横 的 复 杂
路 况 ，厂 里 工 程 师 潜 心 技 术 改 良 ，耗
费 数 年 心 血 专 项 攻 关 ，打 造 出 适 配 北
方 极 端 路 况 的 专 属 车 型 。 塞 北 箭 越
野 车 底 盘 稳 固 、车 身 坚 固 、轮 胎 耐 磨
防滑，无惧风沙侵蚀、不惧长途跋涉，
越 野 性 能 与 耐 用 性 在 国 产 同 类 车 型
中名列前茅。

立足越野核心优势，企业持续创新
突破、拓展产业。1997 年，成功研制出
水产保鲜车、城市快餐车等特种专用车
辆，从单一越野车生产转型升级为多品

类专用车制造企业，产业布局愈发多元
完善。

1998 年 ，是 载 入 山 西 汽 车 工 业 史
册的高光之年。塞北箭汽车凭借过硬
品质，与沙特阿拉伯客商正式签约，达
成 3 年 出 口 2000 辆 整 车 的 合 作 协 议 。
这是山西省汽车工业史上首次整车出
口 海 外 ，填 补 了 山 西 整 车 外 销 的 历 史
空白。同年 8 月 25 日，首批 20 辆崭新
的 塞 北 箭 越 野 车 从 大 同 启 程 ，奔 赴 天
津塘沽港口，扬帆出海远销中东，展示
了“大同制造”走出国门、亮相世界的
硬核实力。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塞北箭汽车
制造厂迈入国际化发展新阶段，引进先
进组装工艺，成功合作组装雅阁、丰田
佳美、日产阳光、皇冠大霸王等多款国
际主流车型，让大同造车工艺接轨国际
标准，成为晋北对外开放、工业升级的
重要窗口。

性能优越、匠心打造的东华
系列专用车

大同家喻户晓的民用汽车品牌，还

有东华系列专用车，是由国营东华机械
厂匠心打造的典范之作。

东华机械厂始建于 1969 年。协作
研 发 制 造 6400 型 轻 型 客 车 是 1991 年
大同市在全省统一部署下调整产业结
构 的 一 大 举 措 。 当 年 ，该 厂 占 地 6440
平 方 米 的 6400 型 轻 型 客 车 冲 压 中 心
厂 房 落 成 。 之 后 ，该 厂 与 大 同 其 他 车
企联合开发 6401 型轻型客车、自行改
装 试 制 厢 式 客 货 车 、运 钞 车 ，当 年 试
制，当年通过鉴定，列入全国汽车产品
目录；电力计量车、环境监测车、劳动
安 全 监 察 车 、路 政 管 理 车 被 列 入 中 汽
联 改 装 车 产 品 目 录 ；豪 华 中 巴 车 也 投
放市场。

经 过 潜 心 迭 代 研 发 ，凭 借 精 湛 技
术、可靠品质与优质服务，东华系列专
用 车 在 国 内 同 行 业 中 口 碑 卓 著 、广 受
赞誉。

回 望 岁 月 长 河 ，从 自 力 更 生 、艰
苦 创 业 的 大 同 牌 货 车 ，到 风 靡 市 场 、
家 喻 户 晓 的 云 岗 牌 面 包 车 ，从 驰 骋 山
野 、扬 帆 出 海 的 塞 北 箭 越 野 车 ，到 精
工 铸 魂 、性 能 优 越 的 东 华 系 列 专 用
车 ，四 大 本 土 汽 车 品 牌 交 相 辉 映 ，共
同 构 筑 了 大 同 汽 车 工 业 的 黄 金 时 代 ，
令人难忘。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
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
院邮箱：pcsy22@163.com）


